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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应对信息社会带给人类的挑战，当前，世界各国都在探讨如何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问题。世界媒介素养教育运动的兴起，给传统教育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素养教育，在媒介环境下全面提升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素养，是摆在中国教育界的新课题。本文通过对媒介素养教育基本概念、推进方法等的阐述，探讨了当前我国媒介教育界在该领域所关注的前沿性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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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challenge brought to human by information society, nowadays, many countries probe into the way of developing media education. The rise of media education movement worldwide brings new chances for traditional pedagogy. The new task before us is to develop media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and to improve new cultural literacy under the media context. The article expounds the basic concepts and advancing methods etc., discussing the preceding topic among the media education circles in China at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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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场全球性的媒介素养教育运动开始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向全世界蔓延。世界媒介素养教育运动的兴起，给传统教育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素养教育，在媒介环境下全面提升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素质，无疑是这场运动赋予中国教育界的重大使命。

中国媒介素养教育自1997年发端以来，至今已经历了8年时间。当我们回首这段发展历程时，不能不感谢这一领域的先驱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卜卫和宋小尉研究员。2003年以后，研究这一领域的国内学者逐渐增多。中国传媒大学也正是在此时开始了国内第一批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生的招生。2004年中国国内掀起了一个不小的媒介素养教育的热潮：一月，中国传媒大学申请设置的传媒教育硕士点得到批准。六月，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主办的《媒介研究》媒介素养教育专辑出版。七月，《光明日报》公布了国家教育部的重点招标课题“媒介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复旦大学中标。十月，全国首届媒介素养教育国际研讨会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同时，全国首个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网站在复旦大学开通。十二月，由国家七部委联合召开的“2004媒体与青少年论坛”在上海召开。我国第一本针对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著作《新闻•传媒•传媒素养》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上述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媒介素养教育已经开始从最初的酝酿时期进入启动和发展时期。

当前，媒介素养教育的本土化问题已经提上日程。世界媒介素养教育专家英国伦敦大学教授David Buckingham认为：各国应该发展自已的媒介素养教育，而不应该照搬别国模式①。英国电影学院专家Cary Bazlgette也指出：虽然媒介素养教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但带有不同目的的人，会把它引向不同的方向。如媒介产品销售商会说，媒介素养教育是使用新媒介的能力，如果你没有掌握那些技能，就意味着你的媒介素养不高。电影发行商会说，不看我的电影，不会欣赏我的电影，你的媒介素养也不高，来看我的电影吧，等等②。毫无疑问，在发展和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介素养教育的过程中，中国学术界需要有自已的理解和把握。本文正是想从中国教育学界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1、 教育学对媒介素养教育概念的解读

由于媒介素养教育是一件舶来之品，因此对其基本概念做出适合中国国情的解释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当前，我国学术界亟需理清的主要概念有：

（1） 对于“media education”的理解

目前国内对于“media education”的理解尚不统一，由此导致了大致这么几种译法：媒介教育③；媒介素养：如全国首届媒介素养研讨会主题“信息时代的媒介素养”其英文原文为“media education in information age”；媒介素养教育④；媒介素质教育：如《光明日报》公布的国家教育部的重点招标课题“媒介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传媒教育⑤；媒体素养教育⑥等。笔者认为，对“media education”含义的深入探讨不仅有助于国内学者对于这一研究领域概念的理解、规范和统一，而且有利于国际的交流。据初步统计，目前国内学者把“media education”译成媒介素养教育者为数较多。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这种译法是否合理？如果合理，那么对“media literacy”、“media literacy education”等又如何理解和解释？显然问题需要从概念的界定开始：

有关对“media ”的界定，2003年英国著名媒介素养教育专家David Buckingham教授在其新著《Media Education——Literacy、Learning and contemporary culture》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的：当我在本书中使用“媒介”这个术语时，“媒介”包括了现代传播媒介的所有范围：电视机、电影、录像、广播、摄影、广告、报纸和杂志、音乐唱片、电脑游戏和互联网。媒介文本有节目、电影、图像、网站等，由传播的不同形式传递。……我无法理解既然书籍也向我们提供经过转述的关于世界的看法和再现，为何这种更加传统的传播形态——书籍，却不能被看作是“媒介”。（参见原书p.4-6）

对于“media education”该书是这样解释的：媒介教育是关于媒介的教授和学习。媒介教育是教授和学习媒介的过程，媒介素养是结果——学习者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参见原书p.4-6）同时，该书强调了媒介教育与教育技术或教育媒介的区别。

对以上论述笔者有以下的理解：

1）该书的“media ”不包括书籍，这与大众传播学的界定是一致的。

2）该书的界定已清楚地表明，“media education”（媒介教育）与“media literacy”（媒介素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media education”仅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它与该过程所要达到的目标无关。而“media literacy”是一种结果，它是一种可评价的能力。当我们把“media education”的教育目标定位为“media literacy”时，“media education”便是达到“media literacy”目标的一个教育过程，此时“media education”的教育目标应当与“media literacy”的目标一致，即可表述为“media literacy education”（媒介素养教育）；在这种情况下，若把“media education”解释（或翻译）为媒介素养教育也是可以的。而当“media education”的教育目标是非“media literacy”时，“media education”就有可能成为其它的教育，如以培养媒介从业人员技能为目标的教育，即美国称之为的新闻教育、传播教育、英国称之为的职业媒介教育（vocational media education）等。此时对“media education”的理解需要有特殊的把握。一般来说，判断一种教育究竟是素质教育、应试教育或是专业教育，仅凭教育过程是不易区分的，关键看其教育目标的定位，而教育目标对于教育过程具有必然的引导作用。笔者根据对英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和探索认为，英国的“media education”是一种以提高媒介素养为目标的养成教育，而非专业教育。这就给我们进一步正确理解媒介素养教育与新闻教育、传播教育的关系奠定了基础。

 (二)对于媒介素养教育与新闻教育、传播教育关系的理解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媒介素养教育与新闻教育、传播教育的认识也是一个尚需理清的问题。根据我国的国情，人们往往把培养媒体从业人员的教育称之为新闻教育或传播教育。而它们与“media education”的关系应当是怎样的呢？笔者认为，它们至少存在着下述区别：

1、发展的路径不同：从历史上看，“media education”与新闻教育、传播教育的发展路径是完全不同的。“media education”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它的发展路径是沿着：甄别模式——文化研究与大众艺术——屏幕教育与解密意识形态——超越保护主义（走向新范式）的途径⑦。新闻教育则于20世纪初起源于美国，它的发展路径是沿着：报业新闻教育——报业、广播、电视等新闻传播教育——大众传播教育的路径发展的。

2、教育的理念不同：目前，世界各国新闻、传播教育大致分为三种模式：1）以美国为首的“学院制”，其核心理念为强调新闻的专业性。由此导致美国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主要依靠新闻、传播等专业院校。2）以英国为首的 “学徒制”，其核心理念为强调新闻、传播人才的综合文化基础和通识性。由此导致英国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重点在各媒体内部，学校主要是打基础。因为英国学界认为，任何具备较高综合素质的人经过媒体内部的培训都可以胜任该项工作。3）二者结合模式，如日本。

由英、美两国不同的教育理念我们可以看出：英国媒介教育即“media education”是以综合文化知识为基础，以“media literacy”为目标的素养教育。他们把对媒介从业人员的培养称之为“vocational media education”即职业媒介教育，并认为这种教育会把“media education”降格成为一种技术培训，且会导致媒介理论的批判性的缺失。因此，他们认为“vocational media education”是比“media education”低一层次的教育。而美国历来强调新闻传播类人才的专业培养，对这类教育早有本土的界定和称谓，即新闻教育、传播教育。故当“media education”被引入美国后，它自然会沿着“media literacy”的方向发展，以示区别。由此，“media education”在美国多被表述为“media literacy education”，即媒介素养教育也是有其道理的。

透过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更为接近美国的“学院制”，或者说，中国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更多地参照了美国的新闻、传播教育模式。因此，笔者推测，参照美国的发展规律，当“media education”进入中国以后，它也很可能会单独沿着“media literacy”的方向发展，并表述为“media literacy education”。但与美国所不同的是，在世界媒介素养教育的影响下，中国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即专业媒介教育（或称新闻教育、传播教育）的发展也将会有新的变化，即向具有中国特色的专业素养的方向发展。

2、 教育学对开展我国媒介素养教育方法的解读

当我们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概念有了初步认识之后，如何推进和发展本国的媒介素养教育，便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无疑涉及到各国媒介素养教育工作者对于推进本国媒介素养教育方法的研究与探讨。

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协会主席John  Pungente在研究了世界各国媒介素养教育计划之后，提出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八大成功要素：a.媒介教育必须是一个由下而上的“草根”运动；b.编写适合老师和媒介教育使用者的媒介教材；c.有足够的相关师资培训课程提供给在职教师和媒介教育者；d.制定评估媒介教育成效的标准；e.成立媒介教育专业团体，负责举办研讨会和工作坊，出版通讯期刊，联络社群及游说有关当局推广媒介教育运动；f.说服教育界，尤其是教育当局，把媒介教育列为学校正规课程的一部分；h.发行由教育部或相关部门制定的媒介教育指示；i.在教育学院或大专院校设立正规的媒介教育师资培训课程⑧。

这里John  Pungente教授已经为我们介绍了一些基本的方法，它大致为下述三步曲：第一步，自下而上的成立媒介素养教育的社会专业化团体，开展相关工作；第二步，争取政府部门的支持和认可；第三步，在教育学院或大专院校开展师资培训。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一条很好的发展思路，是值得我国媒介素养教育工作者认真研究、学习和探讨的。媒介素养教育的社会专业化团体是推进媒介素养教育的基础和必要条件。但从目前我国具体的发展状况来看，情况尚有所不同。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媒介素养教育必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尚显不足，尚没有成立起媒介素养教育的社会专业化组织。相比之下，国家和政府相关部门对这项工作的展开表示出了更多地关心，但尚未出台宏观的规划和具体的政策及措施。而在教育学院或大专院校开展师资培训的工作也仅处于起步阶段。此外，中国还有一个具体情况，即媒介素养教育与专业媒介教育的协调发展问题也需进一步探讨。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媒介素养教育在我国推进方法的探讨还没来得及认真展开，各学术团体都在按照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开展相关工作。其中有两支比较明显的力量，其一来自于新闻传播学界，主要采取的推进方法是传播学的方法，即：“考察和研究我国公民以及青少年媒介接触的行为、对媒介的需要以及公民的媒介观念——进行可行性研究，提出媒介教育的政策——进行媒介教育实验，以发展媒介教育内容，确定媒介教育方法和途径，并取得一定经验——培训大量师资——制定相应法规、规定或政策，开展大规模的媒介教育。”⑨其二来自于教育学界，主要采取了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方法。2004年1月经国家教育部备案批准中国传媒大学在国内率先设置了传媒教育硕士点，并开始下述工作：1）疏理媒介教育的历史脉络；2）疏理媒介教育的基本理论；3）探索媒介教育的学科体系；4）开展有关媒介教育的实验等。可以预见，在进行上述研究和探讨的同时，传媒教育学科点将会产生出一批相关的成果。这些成果将会在更高的层面上推动媒介教育的发展。同时，在学科建设、教学、科研的过程中，学科点将会培养出两类人才：第一类是本学科内部的梯队人员，他们是本学科发展的核心人员，水平会不断提高。第二类是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他们将是这一学科领域的未来和国内媒介教育发展的生力军。其中一部分会逐渐成长为本领域研究的专家，一部分会成为媒介教育机构的教师或进入相关领域。当前，我们已经预感到，要想在中国大陆普及媒介教育，有计划地培养大批教师已经刻不容缓。

三、结束语

当前，随着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国媒介素养教育运动正处在蓬勃发展时期。然而，正如David Buckingham在中国首届媒介素养教育研讨会上指出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还需要经历一段很长的时间。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不仅需要“草根”运动——广大民众的进一步觉醒，也需要政府有关部门的有力组织和支持。广大学术界不仅需要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推进方法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展开大、中、小学等的相关实验研究。应当说，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是长期的、艰巨的。让我们在学习和继承世界先进文化的同时，为全面提升我国公民的新文化素养作出贡献。

注释：

1 ② 笔者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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